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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夏的周末，接到丽水一个朋友的电话，说陪

一个诸暨同学到缙云老城寻找儿时的记忆。这同学叫

朱军，因父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在缙云工作，他的

童年是在缙云老县城度过的，自七十年代随父母回到诸

暨后，就再没有到过缙云。

漫步在老旧的石板路上，我陪着朱军来到老城。我

们沿着胜利街走到十字街头，指着街口的一家小店，回

头对朱军说：“这家三角店当年是酱油店，小时候我经常

在这里打酱油哦。”“对！就是这里，记忆中的老街和十

字街口！我小时候也经常过来打酱油的！我家就在离

这不远的一条小巷里。”他激动地回忆起来。咦？难道

我们曾经是一个院子里的发小？生活真的如此巧，世界

就这么小吗？听我这样一说，我们马上与双方父母进行

了电话确认，竟然真是 50年前一个大院里的邻居，难怪
我一见他就感觉如此亲切。

我们一起来到当年的小巷和院子旧址，遗憾的是这

里早已被拆除，并建成老百货大楼了。朱军年纪比我

大，记得儿时趣事比我多，他还依稀记得我和姐姐小时

候的模样。那时候院子里小孩很多，小孩子的玩耍方式

也都是自己找乐，滚铁环、扔沙包、踢毽子、跳皮筋、抓知

了、跳方格、好溪中游泳摸鱼等等。总之，童年的记忆平

淡而温馨。

记忆的阀门打开了，经过岁月的打磨和冲洗的老街

是如此亲切。这些青石板上，尘封着我们屁股撸灰长大

的印迹。记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模糊不清、面目全

非，但有种感觉我却历久弥新，一直深深镌刻在心灵深

处：穿过幽深的石板小巷，风里送来的桂花香若有若无，

缥缈得好像远处传来的笑声，仿佛一直走在时光里。

小巷和老院子是我出生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院

子就是一个小天地，都是二层的老砖房，邻居们来自五

湖四海，每户人家只有一间房间（最多两间），我家在靠

南的一楼。那时院子里热闹极了，有事吆喝一声，全院

子的人都听到。刚开始，院子里没有厨房，大家烧饭都

在走廊上，使用小炭炉。后来，造了一个集体大厨房，里

面垒起一个个柴火灶，你家炒个豆荚、她家烧个土豆、我

家煮个面条⋯⋯每天大家在一起烧饭，聊着家长里短，

热热闹闹的，可有意思了。

我是院子里最小的孩子，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

特别疼我，有好吃的都要给我尝尝，还特喜欢逗着我

玩。尤其是丁莉姐，平时总是抢着抱我背我。后来，大

人们还常常会边开玩笑边说这样一件趣事：在我十个月

的时候，院子里空地上准备造个房子，当时我已经学会

走路了，一个人在院子里搬着块砖头开心地走来走去，

丁莉姐看到后可兴奋了，满院子反复喊着：“瞧！我的弟

弟多厉害！十个月能抱着砖头走路了！”因此，丁莉姐的

父母也成了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现在。

墙角的蟋蟀，把秋唱黄，几声晚蝉，把秋水叫凉。老

院子门缝里出来暖黄的灯光，散落的叶子铺在门边，墙

角靠着稀松的扫帚，却不去动它，任由叶子像一朵朵自

由行走的花，落下来，它们随着时光更迭，黄了绿，绿了

又黄。大家摇着蒲扇，任月光穿过老槐，紧紧地裹着老

院，躺在石台上，斜斜地躺在倚窗的竹椅上，孩子们满院

子开心嬉闹着。而今，这样的情景永远没有了，大院已

经不在，院子里的小伙伴也都各奔东西，但儿时最美好

的瞬间总是那么难忘，特别是最疼我的丁莉姐和她在缙

云中学舞台上表演的向阳花舞蹈，记忆如此深刻，仿佛

就在昨天。

静美的时光流过童年，在朱军一家搬走回诸暨后，

我们也搬家了。我们搬到了县委大院，古树、老井、黑暗

的走廊和后门的剧院巷，一起见证着时代的变迁。第三

次搬家是入住金井巷 1号，在这条著名的石城第一巷，我
们家一住就是 30年。
每天，我穿过幽深的小巷，踏着石板路上学，又踩着

石板街回家；现在还依稀记得当年戴着红领巾、穿着绿

军装和戴着红领章与红五星走在石板街上的情景。破

旧的石板路上，写下了多少童年的记忆；深邃的街巷中，

蓄积了多少动人的故事。一座城市，最能展现它独特魅

力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老街弄巷。

光阴似水一般悄悄流过，我们深深叹息这曾经给我

们带来过温馨眷恋的地方，更有父母养育我们的点滴故

事，记载了我们童年的欢笑与忧愁，而一切都已湮没在

历史长河里。

砖瓦屋、老院子、旧光阴，皆是内心深处不能泯灭的

情结。每当我在一个地方遇到小巷和青砖老院子，常常

不经意停下来，终于知道这份熟知与感动从何而来。从

何而来呢？这情结——它是来自于我年幼时不完全的

印象，来自我的内心深处萌生的喜欢。

儿时的小巷和大院就是这样悠静、闲散，在记忆深

处，把一个个不同的日子串成一个经过时光打磨仍然散

发光亮的珠串。忽然间，我担心，如果我不把我知道的

老街老巷老院子告诉给我的孩子，或者孩子的孩子，他

们能读懂这古老的街道吗？能感受这里的快乐与悲哀

吗？因此，我努力把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并将这珠串

呈献给朋友们，希望为老城保留一点微小的记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雨巷、一处院子，是一块属于

自己的自留地。它在我们的乡愁里，在人们的记忆深

处，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喧嚣多繁华，它总能温柔我们内

心的时光，怀念那段岁月⋯⋯

老城记忆，童年时光
丁晓东（缙云）

去年冬天，因为寒流来袭，缙云的大

洋山、景宁的敕木山还有莲都的白云山等

地相继出现了雾凇和冰凌奇观。那晶莹

剔透的冰挂，漫山遍野的冰花，素雅洁白，

确实让生活在南方的人惊喜。朋友圈里

的视频和照片也让我们感受到，丽水也是

有冬天的。

那天，姐姐和我说，现在的人也是闲

得无聊，那些有啥好看的，我们小时候老

家不是一个冬天都是这样的吗？是啊，老

家在龙南，也就是现在的国家风景区龙泉

山脚下，我们都叫凤阳山。那里的海拔和

缙云的大洋山差不多。冬天来得早，冬季

时间长。常常是云雾缭绕，车子穿行在公

路上，仿佛就在仙境里神游。山峦若隐若

现，炊烟和云雾一同袅起，偶有几声狗吠

和鸡鸣，方知此处是人间。这里山高水

冷，农作物只有一季。这里的男人冬天都

去江西等地的深山老林做香菇，来年的春

天才回来。所以，女人和孩子们就守着漫

长的冬天，伴着严寒。那时候的冬天特别

冷，地里几乎没有蔬菜，都冻死了。阴天

就起雾，下雨就是雪籽，即使晴天，太阳也

是弱弱的，昨天刚融化的雪又成冰了，真

正的雪上加霜。往往是前一次的雪还没

融化，又下雪了，雪上加雪，越积越厚，屋

檐下几乎天天都有冰凌挂着，可谓滴水成

冰。那时候，房前屋后山上的毛竹和树木

常常结满了冰花，也是雾凇吧，特别是毛

竹，常年枝繁叶茂，下雨天，每一片叶子都

挂了冰，难以承受其重，很多竹子就裂开

或折断了，母亲就把这些竹子砍下来编篱

笆或者当柴火烧。那时候下的雪也特别

大，是鹅毛大雪，一团一团的，常常是早晨

起来，门外已经是白茫茫一片，踩一脚就

到膝盖。孩童时候不知愁滋味，也喜欢这

景象，在雪上印手印，画各种图案，和姐妹

们打雪仗，不亦乐乎！而母亲则看着山上

那些折断的树木，想着怎么砍下背回来，

因为那时候山是生产队的，树是生产队

的，个人是不能随便砍的，只有这些被压

断的树木是可以各自拿回家的。那时我

们都还小，山上厚厚的积雪差不多淹了半

个人，被踩过的雪很滑，一不小心就连人

带树摔倒。每每这个时候，就很讨厌下

雪，讨厌冬天，希望冬天快点过去，春天快

点到来，希望父亲早点回家。

老家的冬天当然也有温暖的时候，那

就是关紧门窗，全家人围着火炉烤火喝

茶，偶尔还磕几颗南瓜子。厚厚的泥墙把

风雪隔开了，白色覆盖下的炭火异常温

暖。虽然不可能有大鱼大肉，但母亲那双

巧手总会把简单的菜做得很美味，放小小

的风炉上滚着，边上还有几碟出了名的龙

南糟腌，一碗米汤就着咸菜嘻呼嘻呼喝

着，从头暖到脚。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全

村人都出来晒太阳，屋檐下的冰凌开始融

化，“嘀嗒嘀嗒”往下滴水，大人晒着太阳，

喝茶聊天，孩子们玩耍打闹，敲一根冰凌

含在嘴里，抓一把雪塞进同伴的衣领⋯⋯

自从出来读书也就离开老家了，虽然

城里到老家也就不到一百公里，但是气候

完全不一样，在城里很少看到老家冬天的

景象。后来又到了丽水，离老家也更远

了，父母在的时候，一年总有几次回去看

父母，冬天的时候，每当车子开到西凹那

个地方，都会特别留意路旁是否有冰凌，

因为这里海拔高，最容易结冰。只要看到

那挂满冰凌的岩壁，还是非常激动，如同

回到孩童时，必然停下车，掰下所有冰凌，

尝一口透心凉，直到双手通红。

如今，老家已经越来越远，印象越来

越模糊，但那幅冬天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

的记忆里。

老家的冬天
随风（莲都）

五月的风如绿丝沾露，温软清甜。鸟鸣如好溪含

水，温婉清澈。

没有征兆，上午十点突然接到缙云诗人丁晓东电

话，说诗人流泉一行，约半小时后到壶镇，要我在乐业大

桥岔路口候之。

没有约定，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和说见就见的小

聚，是我最喜欢的行事风格。

说实话，和流泉互加微信一年有余，几乎没有聊天，

但我每天都会打开诗人的朋友圈拜读、学习和点赞。在

他来壶镇之前，就久闻流泉诗人大名。一个月前，《流泉

诗集》出版，我在微信求新书，没想到的是，仅过了两天

时间，便收到流泉的两本签名诗集《流泉诗选》和《在尘

埃中靠近》。我一直喜欢流泉的诗歌，那种内敛的执着

和繁复的中年况味，深深触动内心。同样的中年心境，

让我与流泉间顿然有了一种心与心碰撞的默契。彼此

的陌生感渐渐消弭。

写诗多年，诗歌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在日常中

歌吟我的悲欢，诉说我对新生活美好的期待。我的诗句

构筑着我的信仰和坚持。我总是渴望能以诗歌去寻求

与更多朋友的交流。前不久，流泉突然约了我几首诗，

说是读后有感觉。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一种鼓励。后

来，我的这几首诗经流泉推荐发表在了《丽水文学》。我

的作品第一次走进《丽水文学》这本被誉之为丽水“人民

文学”的刊物，可以说是一个新丽水人以诗歌这样的方

式又一次与秀山丽水这一片热土相融入。

早就盼望流泉能来壶镇小聚，面对面交流，畅谈诗

性生活。此刻，遇见，就是一种缘分，一种美好。看上去

却又是那么的水到渠成。我珍惜如此美妙的时光。

本以为提前在乐业大桥岔路口迎候他们，可还是弄

错了方向。第一次见面，反而成了流泉老师和晓东老师

在路边迎接我了。这样的小插曲令我略显不安。好在

朋友们并不在乎这些。诗人相见无规矩。

初见流泉，与我的想象完全吻合，温文尔雅，平易直

爽。像是一直暗念什么时候何种场景见面，却最欢喜就

是这般邂逅。紧张一瞬的神经立刻松弛下来。

晓东提议先去沈宅，再去前路，然后走溪头老街。

流泉走一路拍一路，古宅民巷，古树溪水，古桥牌楼，还

有蔷薇爬出栅栏，木香青白如瀑，紫鸢缠绵溪水河岸，都

是他手机里的镜头。沈宅的“安居乐业”牌楼、前路的慕

义古桥、壶镇老街的红色高潮村，不但留下诗人快乐的

足迹，而且在诗人眼中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初夏，万

事随缘，心无增减。三五诗友，品茶聊诗，天马行空，无

疑是一次诗意的行走。生活是一种修行，那么，诗歌就

是一种温度。

一直相信，季节的轮回总有固定的美意，认真品赏

诗人的写诗技巧，更珍惜爱诗的每个时刻。那些爱过的

时间，才是诗歌生命的真正本体。

古镇的风，一直在吹。

有一朵云，飘荡在头顶上天空的辽阔中，那么的洁

白纯粹，那么的优雅自在。

遇见当美好
陈金中（缙云）


